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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以房养老”

难以允诺未来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1 1月 4日，台北下起了瓢泼大
雨。在台北市区去往山城九份的公
路上，出租车时不时地打着右转向
灯，往路边靠。

汽车前挡风玻璃上已经满是雾
气，出租车司机黄越不得不先停在路
边，用抹布擦一下玻璃，趁机再给九份
的民宿老板打个电话，帮后座上的两
位大陆游客确认住宿的房间。

黄越，1950年出生在台北，祖籍
是福建。如果不仔细看他眼角隐约
可见的皱纹，很多人猜不出他已是
花甲老人。

而黄越一般也不愿对客人讲自己
的真实年龄，他说自己虽然不是什么
明星，但是年龄差距会疏远他和年轻
客人的距离。于是，他经常冲着二三十
岁的年轻男游客喊一声“老兄”。

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礼貌，
反而让自己觉得和客人之间很平
等。在车上，他会突然问客人：“我老
吗？”然后，趁客人还在大眼瞪小眼
不知如何接话茬时，他自言自语：

“显然是很年轻！哈哈……”
爽朗的笑声让游客们很喜欢搭

乘他的出租车，而这就是他的谋生
之道。

谋生，对这位63岁的老人来说，
更多是意味着养老。

自从5 5岁提前退休后，早年离
异无子的黄越没有选择在家过“闲”
日子。他经常说：“老了，就要有所
养。”现在开出租车专门接待来自大
陆的游客，在他眼里，就是在给自己
打工养老，“除了赚钱外，也让自己
活得充实点。”

尽管去九份镇的山路绕来绕
去，但一个小时后，黄越还是很快就
找到了游客预订的民宿。下车时，黄
越帮着从后备箱抬出两个行李箱，
开玩笑说：“看来你们和九份很有缘
分哦，看！整个山城都在为你们的到
来而感激涕零！”

匆忙道别，黄越又得赶紧回台北，
接下一拨前来游玩的客人。不过由于
下雨，预约的客人临时取消了搭车的
计划，没活干了，黄越百无聊赖。

停放好出租车后，他来到松山
机场附近的一座老楼看了看。这楼
是在上世纪8 0年代建起来的，户型
非常老旧，现在多数住户都是老年
人，如黄越所形容的那样：“这楼就
像一个被烟熏黑了的老蜂窝，不受
欢迎了。”

不过，黄越正盘算着能将自己在
这儿的房子推出去，也好“老有所依”。
其实，他也很无奈：“中国人都讲‘养儿
防老’，我这既没有儿，也没有女，除了
现在开出租车养活自己外，等身体干
不动了，连个依靠都没有……”

黄越心里打的算盘，就是台湾
地区自今年5月份开始试行的“以房
养老”政策。

“以房养老”，实施对象规定为
6 5岁以上的单身老人，他再过两年
就65岁了。按照规定，老人每月可领
金额是由当地内政部门按老人性
别、年龄及其不动产估价精算核定。
由于女性平均寿命较长，因此相同
年龄及相同价值之不动产，男性每
月领取金额会比女性高。

“假如按照台北市区现在的房价
每平方米15万元(新台币），房子估价
大概为1000万元，等我到70岁，我应该
每个月可以领3 . 48万元。”黄越掰着手
指头，计算着自己这套房子到底能给
晚年生活带来多大的保障。

不过，根据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
系一助理教授所述：“直到今年7月底，

‘以房养老’计划三个月的申请期限截
止，全台湾只有不到200个询问电话，
并且没有一人提出申请。”

黄越还有一个父辈的朋友，叫
杨惠珍，今年已经8 8岁高龄。“这位
杨婆婆无子无女，也比较适合‘以房
养老’，但是她之所以还在犹豫，是
因为除了钱，老人还有健康和照护
的需求，‘以房养老’可以，但不能只
是每月领个养老钱呀。”黄越说。

和黄越一样，杨惠珍知道自己
已经干不动了，真正到了该在家里

“颐养天年”的时候，她需要社会对
她这样老年人的关怀。同样，黄越也
知道，不出十年，他也不能再出来赚
钱，现在还在奔波，只不过是为了等
到老到不能干活时，让自己的老年
生活“有所养”。

台台湾湾养养老老镜镜鉴鉴

（上接B01版)

然而，私营企业员工却不
像公职人员有那样丰厚的退
休金。按照台湾当局解释，优
待军公教(军人、公务员和教
师)的原因是早些年军公教的
收入不如民间。

养老金改革之前，军公教
人士50岁左右就可退休，退休
前，养老保险由被保险人自付
35%，政府补贴65%。退休后，
符合条件的军公教人士还可
往银行存数百万元，每年领取
高达18%的利息，加上退休
金，每月实拿的钱，可能比在
职军公教人士还高；终其一
生，不少人申领的退休金可多
达两三千万；而劳工阶层退休
晚，退休后的收入或许还不到
军公教的一半。

对此，台湾媒体算过一笔
账：以劳工与公务员都工作30
年、退休时薪水均为53340元
新台币计算，劳工退休后只能
月领2 . 5万元左右新台币，而
公务员每月能领到将近6万元
新台币，另外还有一笔一次领
取的124万元新台币公保养老
金，“由此不难看出劳工与公
务员退休所得天壤之别的差
异”。

王欣欣之前在旅行社工
作，工作15年就退休了。“我在
工作期间因为生小孩，原本想
辞职，但因为满15年就可以领
退休金，所以我还是做满了15
年。”王欣欣说。

当时，按照规定，王欣欣
工作15年，领到了金额大约为
30个月工资收入的退休金。

“退休金肯定不够用。”王
欣欣说，除了和丈夫一起养自
己的家，她还要和妹妹负担年
近七十的父母的生活开支，她
还是会感到有压力。

由于今年刚满40岁，王欣
欣之前在家带完孩子后又开
始找工作，支付一些生活开
销。她的父母也都还各自做自
己的工作。

对于将来自己真正退休
在家的时间表，王欣欣并没有
计划，她说：“只要能不成为孩
子的负担，原则上我是能够做
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
候。”

王欣欣所说的退休金，在
台湾称为劳保基金，保障对象
是台湾私营企业职工。参保薪
资从1万8千多元到4万3千多
元新台币不等，2013年起按薪
资的9%交纳费率，保费由企
业主支付七成，职工支付二
成，政府支付一成。

不过，无论是公职人员退
休金，还是私营企业员工的劳

保金，不改革都将走入“无底
深渊”。根据台湾相关部门精
算，按照改革前的养老金制
度，台湾军人退休金将在2019
年破产，劳保基金将在2027年
破产，公务员退休金也将在
2031年破产。

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郭
明政称，台湾军公教退休金所
得之高、退休年龄之低，举世
少有。目前退休军公教超过50
万人，每年当局支出已超过
3000亿元，今后还会急剧上
升，“如此沉重的负担，不只是
退抚制度的破产问题，甚至将
导致政府破产”。

台湾民众将养老问题矛
头直指“公职人员养老体制”，
因此台湾当局在改革养老问
题上也首先向公职人员下手。
当地政府解释说，这个改革方
向无非是要保证台湾养老金
的各个资金池能够细水长流，
而不是竭泽而渔。

对此，台湾世新大学社会
发展研究所教授黄德北则认
为，早期台湾的福利制度体现
了明显的“等级制度”，近年来
社会福利的公平、正义成为台
湾社会的普遍追求。

政府购买

让养老服务入户

失能老人的主要活动空
间在室内，一半以上老人跌倒
都在家里，他们据此列出具体
服务项目和时数清单，然后公
开向社会招标，由委托接案的
专业机构为老人开展社区养
老服务。

根据台湾当地养老机构
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台湾，社
区居家养老比较普遍，大约占
到七成。

祖籍武汉的杨惠珍老人，
独自居住在台北民生社区。因
为没有子嗣陪伴，老人平日里
就在社区活动中心逛逛，大伙
围着电视，七嘴八舌地评论电
视连续剧的八卦剧情，有时候
下下棋、打打麻将，或者票上
一出戏。

“主要是打发时间，预防
老年痴呆症，不过打麻将我可
常是赢家哦……”杨惠珍骄傲
地说。

11月4日，星期一，照例她
要在家里等着地方长期照顾
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来，为她进
行健康和经济评估。

临近吃中午饭的时候，地
方长期照顾中心的工作人员
小李和同事敲开了老人家的
门。仔细问询后，小李发现杨
惠珍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她

提醒老人，“奶奶，您以后记得
要每天和我们打电话报平安，
我们也会定期回访，及时了解
您的健康状况。”

最后，针对杨惠珍老人的
健康状况和生活需求，小李一
一记在了表格中：“马桶需要
垫高，浴室需要加扶手，家里
缺少防滑地砖……”

“以往关怀老人的无障碍
环境侧重在户外，比如电梯、
坡道等，其实失能老人的主要
活动空间在室内，一半以上老
人跌倒都在家里，而不是在户
外。”小李向杨惠珍介绍说，她
会据此为杨惠珍老人列出一
个具体服务项目和时数清单，
然后公开向社会招标，由委托
接案的专业机构为老人开展
社区养老服务。

“其实，除了争取政府部
门的相关补贴外，我们更多是
通过市场来实现服务老人的
目的。”小李说，地方长期照顾
中心通过向一些养老基金会
汇报项目，获取相关资金，再
通过公开招标，花钱让专业服
务机构去服务老人。

除了到老人家中服务，在
一些社区周围建立起来的老
人安养护中心，不但硬件设备
非常齐全，而且在心理上也把
老人照顾得细致入微。

台北市兆如老人安养护
中心主任蔡银女士告诉本报
记者，为了照顾到老人牙齿肠
胃，菜一般切得比较碎，煮得
烂一些，对于一些特殊的老
人，甚至要把菜搅碎成泥喂给
老人吃。

像这样的养老机构，在台
湾还有上千家遍布于城市中
心位置。而且，针对失能失智
老人居住的护理之家也有近
500家，民众可选择的养老方
式便捷多元。

除了按月领取退休金，定
期接受社区人员的照顾，杨惠
珍老人还庆幸“物价没有飞
涨”。

每天，杨惠珍老人喜欢外
出买早餐。在小吃店，老人选了
一碗豆浆，一个烧饼，一根油
条。她付给店家新台币51元，折
合人民币10 . 4元。老人说：“事
实上，在台北市中心，50元新台
币吃饱一顿饭并非难事。”

“储蓄”养老

给自己留后路

“今天，我用心照顾有需
要的老人，有一天当我需要人
照顾时，同样会得到其他志工
的温馨照顾。”

养老能不能储蓄？早在

1998年，台北市卫生部门就开
始推动“天使人力志工银行”，
这是典型的时间银行模式，该
银行以失去自我照顾能力的
中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服
务内容涵盖换洗衣物、环境改
善、陪同就医、餐饮服务等。

王欣欣就是志工银行的
参与志工，2006年，她在人力
志工银行注册，接受了12小时
的训练后，开始到社区为一些
失去自我照顾能力的老年人
服务。

“我只要积满300个小时，
等我到65岁以后，我就可以提
领被服务的时数了。”王欣欣
说。当然，如果她不提领这些
被服务的时数，也可以像财产
转移一样，将自己的服务时
数，换算成父母、孩子可以享
受的被服务时数。

时间银行，最早出现于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志愿
者 可 将 公 益 性 的“ 服 务 时
间”储存起来，当自己遭遇
困难时可以从中支取“被服
务时间”。参与者登记个人
的专长和才能，通过时间银
行的信息平台，互相寻求和
提供服务。作为一种非经济
与非对价的公益交易，时间
银行很快成为国际风行的
志工互惠服务。

在高龄化、少子化问题日
益严峻的台湾，家庭养老已经
成为越来越多人面对的难题。
在这种背景之下，强调志工互
惠服务的“时间银行”，被当做
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引入岛
内。

在台湾，最早使用类似时
间银行服务模式的机构是弘
道老人文教基金会。他们早在
30多年前，就借鉴日本经验，
记录志工照顾老人的服务时
数，以便这些志工年老时获得
回馈或交换服务。

对于志工银行，台北市卫
生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曾在媒
体上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排除台湾会有75%的人口
超过65岁，届时任何政府部门
都不可能有充裕资源照护老
人。同时，因个人财务状况不
同，不一定每人都能雇人照
护。因此，通过志工银行，到老
不需花钱就可获得照护。

数据显示，台湾目前加入
志工银行人数约2600人，总计
储存约4万小时爱心时数，已
提领约4300多小时。

王欣欣说：“今天，我用心
照顾有需要的老人，有一天当
我需要人照顾时，同样会得到
其他志工的温馨照顾。”

（本报实习生 张冠楠
张菁菁对本文亦有贡献）

为了缓解养老给家庭带来的压力，老人外出打工赚钱在台湾很常见。


	B02-PDF 版面

